
C2

博
客
上
看
到
一
位
旅
法
港
人
的
文
章
，
說
跟

很
多
歐
洲
人
閒
談
過
，
發
現
無
論
年
老
年
少
，

多
數
都
覺
得
自
己
那
一
代
最
幸
福
。

想
來
也
是
，
比
如
我
們
這
一
代
，
在
公
共
屋

㢏
長
大
，
小
時
一
窮
二
白
，
有
飯
吃
已
很
開

心
，
去
碼
頭
吹
海
風
就
是
最
高
享
受
。
沒
有
物
質
羈

絆
，
人
倒
輕
鬆
自
在
。
現
在
的
小
朋
友
，
個
個
要
補

習
，
上
十
八
般
武
藝
興
趣
班
，
沒
一
刻
休
息
玩
耍
，

我
們
均
以
為
苦
。
不
過
想
深
一
層
，
他
們
也
會
覺
得

自
己
這
代
最
幸
福
，
因
為
家
中
多
有
傭
人
照
顧
，
吃

飯
穿
衣
不
用
煩
，
不
像
我
們
以
前
，
回
家
還
要
買
菜

做
飯
洗
熨
；
還
有
他
們
的
世
界
大
得
很
，
十
多
歲
就

見
識
過
很
多
地
方
，
電
腦iPhone

一
生
下
來
就
有
，
這

些
都
是
我
們
沒
有
的
幸
福
。

那
麼
，
有
哪
些
世
代
是
沒
有
﹁
我
這
一
代
最
幸
福
﹂

感
覺
的
呢
？
想
必
是
我
們
的
父
輩
那
代
。
以
我
阿
爸

為
例
，
他
生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
如
仍
健
在
，
今
年
剛

好
百
歲
華
誕
。
現
今
很
多
人
懷
緬
民
國
，
讚
嘆
民
國

的
優
雅
，
我
爸
就
是
一
個
民
國
男
子
，
到
了
三
四
十

歲
還
穿
長
衫
。
他
從
來
不
提
自
己
身
世
，
所
以
他
前

半
生
是
個
謎
。
我
們
猜
他
小
時
曾
在
錢
莊
學
師
，
所
以
數
口
極

精
，
但
因
為
庶
出
，
沒
機
會
讀
書
，
時
局
又
亂
，
經
常
要
逃

難
，
未
過
上
甚
麼
好
日
子
。
那
他
們
是
否
又
覺
得
好
痛
苦
、
生

不
如
死
？
我
看
也
未
必
。
時
局
雖
不
容
易
，
但
年
輕
人
畢
竟
有

希
望
，
阿
爸
也
曾
努
力
地
生
活
，
結
婚
生
子
，
順
㠥
民
國
的
倫

理
做
人
。

阿
爸
雖
然
沒
學
歷
，
但
他
們
那
一
輩
，
人
人
都
寫
得
一
手
好

字
。
還
有
，
聽
家
人
說
他
阿
爺
，
即
我
們
太
公
，
是
廣
州
伍
少

綿
中
醫
。
我
們
不
知
是
真
的
假
的
，
反
正
阿
爸
從
來
不
提
。
不

過
阿
爸
確
也
懂
點
中
醫
，
我
們
小
時
候
有
甚
麼
頭
暈
身
熱
，
他

一
把
脈
，
開
個
方
，
㠥
媽
媽
去
樓
下
藥
材
舖
﹁
執
﹂
兩
劑
回
來

煎
藥
服
了
，
馬
上
會
好
。
所
以
我
們
小
時
候
很
少
看
西
醫
。
當

然
，
沒
錢
也
是
一
個
原
因
。

我
想
阿
爸
一
生
的
最
大
打
擊
，
是
頭
兩
任
妻
子
接
連
在
戰
亂

中
先
後
死
去
，
先
前
生
下
的
兒
女
又
四
散
，
找
不
回
來
。
當
中

有
甚
麼
苦
難
，
他
選
擇
埋
在
心
裡
，
永
不
再
提
。
我
信
他
有
過

幸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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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哪代最幸福？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釣
島
風
雲
未
散
。
外
交
部
發
言
人
洪
磊
在
例
行
記

者
會
上
表
示
，
中
國
海
監
船
在
釣
魚
島
領
海
例
行
巡

航
執
法
，
是
﹁
正
常
的
公
務
活
動
﹂，
並
曉
諭
日
方

﹁
應
正
視
釣
島
形
勢
已
經
根
本
變
化
的
現
實
﹂，
這
句

話
可
圈
可
點
。
即
是
，
中
國
已
掌
控
了
釣
海
的
控
制

權
。
釣
島
是
中
國
的
，
外
來
船
隻
必
須
被
驅
離
。

這
﹁
巡
航
執
法
﹂，
必
須
長
期
執
法
下
去
，
不
怕
衝
突
，

不
怕
擦
槍
走
火
。
我
向
來
認
為
，
正
義
的
戰
爭
是
必
須

的
，
無
論
國
力
是
弱
是
強
。

釣
魚
列
島
是
中
國
固
有
的
領
土
，
有
大
量
的
文
獻
證

實
。
早
在
七
十
年
代
，
海
外
中
國
留
學
生
︵
無
分
左
中
右
︶

便
已
掀
起
一
場
又
一
場
的
示
威
遊
行
，
抗
議
美
日
的
私
相

授
受
。
事
隔
四
十
年
，
日
本
步
步
進
逼
，
購
島
逼
使
中
國

不
能
再
容
忍
，
在
任
何
情
勢
下
，
都
要
海
監
船
或
者
戰
艦

在
釣
海
巡
弋
，
捍
衛
國
土
。
那
年
代
，
無
論
我
們
拿
出
多

少
文
獻
，
實
證
釣
島
屬
中
國
，
始
終
不
及
一
部
日
本
人
寫

的
書
那
麼
有
勁
有
力
，
大
大
戳
穿
了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垂
涎

釣
島
的
醜
態
。

那
就
是
日
本
歷
史
學
者
井
上
清
寫
的
︽
關
於
釣
魚
列
島

的
歷
史
和
歸
屬
問
題
︾，
甫
在
日
本
︽
歷
史
學
研
究
︾
發

表
，
即
有
香
港
英
慧
的
譯
本
︵
四
海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
薄
薄
的
一
小
冊
，
共
三
十
二
頁
。
其
後
，
英
慧

再
根
據
井
上
清
一
九
七
二
年
七
月
問
世
的
︽
釣
魚
列
島
的
歷
史
和
主

權
問
題
︾
全
文
譯
出
，
這
書
比
那
篇
論
文
更
為
詳
盡
，
我
看
到
的
是

一
九
九
○
年
十
一
月
天
地
圖
書
的
版
本
。
這
書
恍
如
利
劍
，
刺
破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的
狼
子
野
心
。

井
上
清
這
書
列
出
不
少
中
國
古
文
獻
，
證
明
釣
魚
列
島
在
明
朝
時

已
是
中
國
領
土
，
抗
倭
名
將
胡
宗
憲
編
︽
籌
海
圖
編
︾，
已
將
釣
魚
列

島
劃
為
國
土
保
衛
。
當
年
的
倭
寇
就
是
今
日
的
日
寇
。
日
方
所
持
的

﹁
領
有
﹂，
井
上
清
強
調
：
﹁
在
國
際
法
上
也
是
無
效
的
。
﹂
他
說
：

﹁
明
治
政
府
儘
管
說
把
釣
魚
列
島
新
編
入
日
本
領
土
，
但
是
不
管

是
日
清
講
和
條
約
成
立
前
還
是
後
，
一
直
到
最
近
︵
指
七
十
年
代
︶，

從
來
沒
有
公
開
表
示
過
這
個
事
情
。
雖
然
帝
國
主
義
各
國
的
﹃
國
際

法
﹄
認
為
，
﹃
先
佔
﹄﹃
無
主
地
﹄
時
不
一
定
需
要
把
此
事
在
國
際
上

作
通
告
，
但
是
起
碼
在
國
內
法
上
應
當
告
示
其
新
領
土
的
位
置
和
名

稱
以
及
管
轄
人
。
如
果
不
是
這
樣
，
政
府
連
對
國
民
都
保
密
，
秘
密

地
決
定
此
地
為
日
本
領
土
，
那
就
還
不
能
說
它
已
在
事
實
上
編
入
了

日
本
領
土
。
﹂

井
上
清
復
說
，
到
底
何
年
何
月
何
日
釣
魚
列
島
歸
沖
繩
縣
管
轄
，

也
是
不
清
不
楚
。
而
在
清
．
徐
葆
光
的
︽
中
山
傳
信
錄
︾
中
，
已
證

明
釣
魚
島
自
古
即
不
屬
琉
球
︵
沖
繩
︶。
彰
彰
史
實
，
日
本
政
府
不
但

罔
顧
，
更
欺
騙
了
國
人
。

我
始
終
堅
信
，
保
衛
國
土
，
談
判
不
成
，
武
力
是
免
不
了
，
無
論

國
力
如
何
，
都
要
奮
起
一
戰
。

日本人的釣島著作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甚
麼
是
﹁
漢
語
保
衛
戰
﹂
？
漢
語
受

到
甚
麼
損
害
了
？

原
因
是
最
近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了
現

代
漢
語
辭
典
，
收
入
不
少
以
拉
丁
字
母

併
成
的
詞
語
略
語
。
如
﹁N

B
A

﹂
、

﹁G
D
P

﹂、
﹁A

T
M

﹂
等
等
，
有
好
幾
百
個
，

都
是
我
們
耳
熟
能
詳
，
在
報
章
書
刊
中
經
常

可
以
見
到
，
而
且
見
怪
不
怪
的
。

但
是
日
常
用
的
是
一
回
事
，
編
入
漢
語
辭

典
，
把
它
說
成
是
﹁
漢
語
﹂，
便
大
件
事
了
。

有
百
餘
位
專
家
學
者
，
聯
名
舉
報
該
辭
典

﹁
違
法
﹂。
把
英
語
略
詞
納
入
漢
語
辭
典
，
對

漢
語
的
純
潔
性
造
成
威
脅
，
是
百
年
來
對
漢

字
的
嚴
重
破
壞
。

這
些
英
語
字
母
略
詞
，
應
該
早
已
有
之
，

於
今
為
烈
。
原
因
是
踏
入
新
世
紀
，
世
界

化
、
國
際
化
十
分
普
及
，
英
文
和
英
語
的
霸

權
地
位
越
來
越
鞏
固
。
加
上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美
國
在
世
界
上
的
霸
權
主
義
越
來
越
厲

害
，
造
成
了
這
些
英
文
字
母
略
詞
十
分
流

行
。
君
不
見
各
地
的
公
共
廁
所
的
男
女
標
誌
，
大
都
用

的
是G

E
N
T
S

和L
A
D
IE
S

，
很
少
寫
﹁
男
﹂
和
﹁
女
﹂

的
。英

文
字
母
的
略
語
潮
流
不
可
阻
擋
，
這
是
事
實
。
但

世
界
上
語
言
文
字
的
流
行
與
運
用
該
語
言
文
字
的
人
口

卻
不
成
比
例
。
中
國
人
口
佔
世
界
人
口
的
四
分
之
一
，

而
且
是
聯
合
國
五
個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一
。
但
作
為
聯
合

國
通
用
語
言
之
一
的
中
文
，
卻
在
聯
合
國
文
件
中
的
運

用
，
還
不
夠
百
分
之
二
。

過
去
英
文
詞
語
入
侵
漢
語
，
由
來
已
久
。
接
觸
外
來

事
物
最
早
的
廣
東
，
﹁
巴
士
﹂、
﹁
的
士
﹂、
﹁
波
﹂
早

已
成
為
口
語
，
沒
有
人
再
叫
﹁
公
共
汽
車
﹂、
﹁
出
租
汽

車
﹂
和
﹁
皮
球
﹂。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這
些
外
來
語
更
入

侵
北
方
，
現
在
在
北
京
，
叫
一
輛
出
租
汽
車
，
大
都
說

﹁
打
的
﹂。

有
些
詞
語
，
早
年
便
是
直
譯
，
如
水
泥
叫
﹁
水
門

汀
﹂、
﹁
士
敏
土
﹂︵C

E
M
E
N
T

︶，
手
杖
叫
﹁
士
的
﹂

或
﹁
斯
迪
克
﹂︵ST

IC
K

︶，
後
來
才
採
用
漢
語
詞
兒
。

商
務
的
︽
漢
語
詞
典
︾，
列
入
英
文
縮
略
詞
是
可
以

的
，
但
應
作
為
附
錄
，
不
應
當
作
為
漢
語
的
一
部
分
。

以
﹁
水
泥
﹂
和
﹁
手
杖
﹂
為
例
，
我
們
應
該
進
一
步

漢
化
外
來
語
。
除
了
一
些
科
學
技
術
名
詞
，
一
般
日
常

應
用
的
，
當
可
漢
化
。
只
要
專
家
努
力
，
轉
化
為
漢
語

用
詞
，
應
該
指
日
可
待
。

漢語保衛戰？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一
個
城
市
光
有
古
老
的
建
築
，
還
是
不
足
以
散
發
出

迷
人
的
古
樸
風
味
。
一
個
古
城
的
構
成
，
更
在
於
當
地

生
活
的
形
態
所
自
然
散
發
出
的
文
化
氣
息
。
會
安
古
城

就
是
具
備
這
樣
的
條
件
，
散
發
出
它
獨
一
無
二
的
古
城

魅
力
。

會
安
位
於
越
南
中
部
峴
港
市
郊
秋
盆
河
北
岸
，
會
安
江
入

海
口
的
附
近
，
距
峴
港
市
區
約
三
十
公
里
，
車
程
不
足
兩
小

時
，
曾
是
歷
史
上
著
名
的
東
南
方
大
港
口
。

在
會
安
古
城
中
，
中
國
式
的
建
築
物
到
處
可
見
，
而
且
保

存
得
很
完
整
。
既
沒
有
遭
到
戰
爭
的
破
壞
，
也
沒
有
因
為
修

建
高
樓
大
廈
而
拆
遷
。
城
裡
有
完
整
的
華
人
聚
居
的
街
道
，

亦
稱
唐
人
街
。
唐
人
街
裡
建
有
觀
音
廟
、
關
帝
廟
等
中
國
式

的
廟
宇
。
其
中
最
突
出
的
是
福
建
會
館
、
廣
肇
會
館
、
潮
州

會
館
、
瓊
府
會
館
、
客
家
會
館
和
五
幫
會
館
。
這
些
會
館
建

築
群
雄
偉
壯
觀
、
畫
棟
雕
樑
、
金
碧
輝
煌
，
古
色
古
香
。

古
城
裡
的
街
道
和
各
具
民
族
風
格
的
建
築
物
形
神
相
襯
，

這
些
建
築
一
般
都
是
由
參
差
不
齊
的
山
牆
、
彩
色
鴛
鴦
的
瓦

蓋
頂
、
用
硬
木
做
成
的
柱
椽
、
門
扇
建
成
的
房
屋
所
組
成
的
深
宅
大
院
，

而
且
大
多
前
門
通
街
道
，
後
門
靠
河
岸
停
泊
碼
頭
。
這
些
紅
牆
綠
瓦
的
建

築
群
，
在
竹
叢
和
熱
帶
闊
葉
樹
的
掩
映
下
，
把
這
座
千
年
古
城
裝
扮
得
絢

麗
多
姿
。

﹁
老
房
子
多
﹂、
﹁
奧
黛
多
﹂、
﹁
燈
籠
多
﹂
是
會
安
古
城
的
三
大
特

色
。奧

黛
是
越
南
的
國
服
，
貼
身
剪
裁

的
服
飾
，
越
南
的
中
學
女
生
校
服
就

是
一
身
白
色
的
奧
黛
，
在
上
下
學
的

時
間
，
滿
街
飄
動
㠥
白
色
奧
黛
，
十

分
醒
目
。
在
古
色
古
香
的
街
道
上
，

身
穿
奧
黛
、
輕
盈
漫
步
的
女
子
也
成

為
會
安
的
一
道
風
景
。

會
安
燈
籠
，
古
樸
自
然
，
有
木

的
，
有
竹
編
的
，
燈
籠
外
面
披
以
彩

綢
，
多
樣
性
並
富
工
藝
化
，
是
很
好

的
家
中
裝
飾
品
。
小
街
中
的
燈
籠
店

掛
得
滿
滿
的
綢
緞
手
工
燈
籠
，
五
顏

六
色
、
造
型
各
異
，
不
用
點
亮
就
已

經
非
常
奪
目
。

古城的老房子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狄
波
拉
在
我
心
中
是
一
名
女
俠
，
凡
事
有

她
幫
忙
萬
事
大
吉
。
我
常
說
做
她
身
邊
的
人

很
幸
福
，
她
反
對
，
正
因
自
己
看
得
太
通
，

身
邊
人
會
有
壓
力
。

不
過
，
十
多
天
前
，
我
這
個
身
邊
人
首
次

被
拉
姑
﹁
爽
約
﹂—

—

為
慶
祝
她
的
六
十
一
歲
壽

辰
，
約
好
了
到
電
台
接
受
︽
舊
日
的
足
跡
︾
專

訪
，
誰
知
當
天
下
午
突
然
來
電
要
取
消
，
我
不
明

白
甚
麼
一
回
事
，
但
，
向
來
牙
齒
當
金
使
的
拉
姑

一
定
有
更
重
要
的
任
務
在
身
。

星
期
天
，
我
參
加
了
湖
南
莽
山
國
家
公
園
旅
行

團
，
將
軍
石
、
鬼
子
塞
、
天
台
山
，
奇
峰
險
崖
，

雲
海
森
林
，
美
極
了
，
走
得
腿
也
酸
了
。
晚
上
大

伙
兒
跑
去
足
沐
，
甫
坐
下
來
見
拉
姑
在
電
視
出

現
，
正
接
受
小
欣
的
訪
問
，
噢
，
原
來
這
位
有
情

有
義
的
俠
女
做
的
就
是
這
件
事
。
節
目
剛
完
，
手

提
響
起
，
正
是
拉
姑
的
聲
音
：
﹁
淑
梅
你
不
在
香

港
嗎
？
﹂﹁
我
看
到
妳
呀
。
﹂﹁
我
正
正
要
向
妳
解

釋
。
﹂﹁
不
用
了
，
真
的
，
我
非
常
支
持
妳
的
抉

擇
，
因
為
商
業
機
構
的
收
視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

說
句
真
心
話
，
我
也
希
望
小
欣
的
節
目
有
轉
機
。

結
果
，
我
和
拉
姑
第
一
時
間
約
好
了
訪
問
時

間
，
錄
音
室
內
，
我
們
兩
人
又
喊
又
笑
，
是
充
滿

淚
水
和
歡
笑
聲
的
兩
小
時
。
拉
姑
直
言
，
她
是
謝

氏
家
族
中
最
不
懂
說
話
的
成
員
，
因
為
她
被
謝
家

三
句
話
深
深
打
動
過—

—

第
一
句
來
自
謝
婷
婷
，
那
天
看
見
電
視
娛
樂
新

聞
，
打
出
了
狄
波
拉
懷
疑
整
容
的
字
眼
，
非
常
不
高
興
，
囡

囡
見
狀
立
即
恭
喜
她
：
﹁
媽
咪
，
妳
一
定
是
靚
了
，
整
容
當

然
就
是
更
漂
亮
。
﹂
拉
姑
想
想
又
開
心
了
，
嘩
，
婷
婷E

Q

真

不
賴
。

第
二
句
出
自
奶
奶
口
中
，
當
年
外
傳
四
哥
不
育
，
忽
然
拉

姑
懷
孕
了
，
弄
得
謠
言
滿
天
，
甚
麼
肚
是
假
的
，
奶
奶
安
慰

她
：
﹁
不
要
怕
，
多
生
幾
個
至
到
他
們
信
為
止
！
﹂
今
天
誰

敢
說
霆
鋒
和
婷
婷
不
是
四
哥
的
骨
肉
？

第
三
句
是
霆
鋒
的
，
原
來
苦
心
媽
媽
為
見
仔
仔
多
幾
面
，

悶
極
也
陪
伴
打
機
至
深
夜
，
往
日
媽
要
回
家
，
只
會
﹁
唔
﹂

一
聲
，
頭
也
不
轉
。
但
，
最
近
又
是
凌
晨
三
時
，
拉
姑
走

了
，
他
竟
送
到
門
口
，
還
說
一
句
：
﹁
對
了
，
媽
，
妳
平
日

是
怎
樣
走
的
？
﹂
出
門
後
，
拉
姑
再
忍
不
住
失
控
狂
哭
半
小

時⋯
⋯霆

鋒
真
的
長
大
了
，
恭
喜
拉
姑
妳
終
於
守
得
雲
開
見
月

明
。 拉姑守得雲開見月明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
股
市
﹂
真
係
﹁
估
市
﹂，

千
變
萬
化
，
高
深
莫
測
的
股
票

市
場
，
一
味
靠
﹁
估
﹂
可
真
不

行
；
一
味
靠
圖
表
走
勢
技
術
主

導
也
不
行
，
置
身
市
場
，
千
萬

不
要
﹁
死
牛
一
邊
頸
﹂，
投
資
者
一
定

要
順
勢
而
走
，
順
風
而
行
。
大
半
個

月
前
，
不
少
股
評
家
都
不
大
看
好
環

球
經
濟
，
對
中
國
的
經
濟
前
景
也
不

大
樂
觀
，
並
有
人
認
定
會
﹁
硬
㠥

陸
﹂。
不
過
，
由
於
美
國Q

E
3

的
推

出
，
有
部
分
分
析
家
較
審
慎
樂
觀
，

看
好
美
國
寬
鬆
貨
幣
對
環
球
經
濟
復

甦
有
穩
定
作
用
，
對
股
市
後
市
不
會

太
看
扁
；
更
認
為
中
共
十
八
大
大
局

已
定
，
主
調
是
﹁
維
穩
﹂，
一
切
以
發
展
經
濟
為

主
，
內
地
A
股
市
場
有
運
行
。
兩
地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互
為
影
響
，
港
股
受
惠
中
美
利
好
因

素
，
預
期
港
股
會
輾
轉
闖
二
萬
二
千
點
。

然
而
，
世
事
如
棋
日
日
新
，
港
匯
天
天
高
，

特
區
金
管
局
日
日
買
美
元
撐
港
匯
，
顯
然
，
熱

錢
源
源
來
港
。
環
球
大
佬
把
錢
匯
入
港
當
然
不

會
只
存
在
銀
行
咁
簡
單
，
一
定
有
所
動
作
。
樓

市
因S

Y

政
府
突
然
推
買
家
印
花
稅
的
高
壓
措

施
，
驟
然
間
大
鱷
未
必
有
張
良
之
計
，
最
易
覓

食
的
當
然
是
股
市
。
甫
旋
踵
，
港
股
已
輕
易
闖

二
萬
二
千
二
百
點
之
心
理
關
口
了
，
幾
乎
﹁
雞

犬
﹂
皆
升
。
不
過
，
細
心
做
功
課
，
卻
發
覺
熱

錢
不
斷
流
入
，
但
港
股
每
日
成
交
額
卻
未
配

合
，
仍
未
見
天
文
數
字
的
成
交
額
。
未
知
是
否

有
部
分
熱
錢
從
地
下
渠
道
流
往
內
地
，
另
有
所

圖
。
但
內
地
A
股
市
場
卻
未
見
有
大
動
作
，
未

見
大
升
也
未
見
有
特
大
成
交
。
不
妨
靜
觀
兩
地

市
場
動
態
，
不
排
除
有
資
金
正
在
部
署
候
人
民

幣
升
值
弄
一
杯
羹
。

國
家
信
息
中
心
、
新
華
社
和
人
民
日
報
三
大

中
國
官
方
媒
體
周
一
在
會
展
舊
翼
君
爵
廳
舉
行

兩
地
經
貿
論
壇
，
包
括
對
兩
地
金
融
合
作
的
探

討
。
其
實
，
面
對
複
雜
多
變
的
世
界
金
融
市

場
，
香
港
畢
竟
是
國
際
化
較
先
進
的
金
融
中

心
，
在
國
際
視
野
、
信
息
交
流
網
絡
聯
繫
方
面

有
其
獨
特
優
勢
，
竊
以
為
，
加
強
兩
地
金
融
信

息
互
通
、
互
享
合
作
共
用
有
其
必
要
急
切
性
。

「估市」
思　旋

思旋
天地

對吳為山我一直懷有崇敬之情。這位從家鄉走
出去的學子，近年來聲名鵲起，雕塑作品在國際
國內屢獲大獎，人們對他的雕塑藝術給予了很高
的評價。今年9月4日，吳為山的雕塑藝術國際巡
展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了開幕儀式，更是贏得了
國際讚譽。
在電視台工作期間吳為山曾接受過我三次採

訪，分別是2005年11月他為江蘇省東台中學百年
校慶設計「天道酬勤柱」、2006年7月他在中國美
術館舉辦《文心鑄魂——吳為山雕塑藝術展》、
2008年5月他在東台時堰老家落成吳為山雕塑苑。
感受最深的是他身上的平民情結。
在吳為山的雕塑世界裡，始終保持㠥雕塑的兩

極。一極，他關注中外名人特別是歷史文化名
人，希望用自己的雕塑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
巨人造像立傳，把這些歷史的形象融入人類歷史
生生不息的長河，塑造出能夠體現中國文化的精
神「符號」。為此，他共塑造出300多尊歷史文化
名人的塑像，如老子、孔子、齊白石、黃賓虹、
徐悲鴻、費孝通、楊振寧、陳省身、馮友蘭、吳
作人、季羨林、林散之等。另一極，在創作文化
名人的同時，吳為山更多地關注普通人，創作了
一系列普通人特別是少年兒童形象，如《睡童》、
《中國少女》、《小小少年》、《母與子》、《羌族
老人》、《向㠥太陽微笑》、《成長》等。同樣產
生了很大影響。
喜歡雕塑中外名人特別是歷史文化名人是每個

雕塑家的共性，那為什麼吳為山的作品還要做兒
童、普通的婦女、不知名的老人呢？如陳列在南
大美術館外草坪上的《抬糧》、《扛包》、《蓋戳》
等民工組像，陳列在家鄉吳為山雕塑苑裡的《大
學生》、《老農》、《女孩》等普通人雕像。這一
點，吳為山回答得很質樸，就是歌頌人類最原始
最本質最純樸的感情。吳為山說，他常常從他的
家人中深深地體會到了這種感情。他親愛的老父
親，以八十多歲高齡的瘦弱之軀，執意作他塑造
老人的模特，常穿上普通的衣衫，一次次投入地
定格，直到深夜兩點；他慈祥的老母親，替兒子
捶泥，捶熟了泥土，也把沉甸甸的溫情捶進了兒
子心裡；他深明大義的妻子，不慕富貴，當有商
人以「贈送土地，建美術館贏利」來誘惑吳為山
時，用質樸的幽默勸解丈夫——「要那麼多土地
幹什麼，難道在上面打滾麼」；他乖巧可愛的女
兒，從不怨恨這個常年「冷落」她的老爸，一顰
一笑激發出他無限的靈感⋯⋯「人不要只想㠥名
人對你的幫助，也要想到關愛你的普通人。感
恩，不要僅僅感謝天上的水，也要感謝地下的
水。」吳為山由衷地說。
其實，熟知吳為山的人，特別是他的父老鄉

親，對吳為山的家鄉情結都非常感懷。時堰交通
不便要建橋，他聞訊捐贈10萬；建為山雕塑苑，
他婉謝政府下撥的土地，毅然拆除老家宅地；家
鄉的學校、圖書館、博物館請他搞雕塑，他總是
義不容辭。2005年，吳為山接到邀請為百年東中

設計「天道酬勤柱」時，他當時已經接受了國家
郵政局的邀請，出席全國的一個大型郵票發行
會，並約定他將作為藝術家的唯一代表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會場主席台就座。可是為了來東台最後
敲定「天道酬勤柱」的底座，他毅然放棄了這份
對於任何人來說都難以得到的榮耀。常言道，看
一個人的品德情操，往往不光是看他追求什麼，
得到了什麼，也要看他迴避什麼，放棄了什麼。
從這次的一「取」一「捨」中，我們看到了一位
藝術家對作品的傾心之求和對家鄉的眷戀之情。
更難能可貴的是作為國際知名大師，吳為山在

待人處事上還是那麼隨和，那麼樸實。2006年我
與同事一起去南京大學採訪他，採訪結束臨行話
別之際，吳為山突然想起了什麼，叫我們不忙
走，說我們來一趟南京也不容易，要寫幾個字給
我們留念。我們聽後喜出望外，吳為山的書法雖
不如他的雕塑那麼出名，可也功力非淺。他自幼
隨當代書法大家、他的伯祖父高二適習字，後來
考入南師大美術系又苦苦研修，頗有大家風範。
他知道我是在電視台撰稿的，揮筆就寫下了「文
采風流」四個大字，下款：大慶先生雅正留念，
題字後又鄭重地蓋上了自己的方印。行草的字體
如金蛇狂舞，神采飛揚。我如獲至寶，雙手接
過，讚賞不已。
在給我的二位同事寫完字後，他又突然問我這

次來南京的一共有幾個人，我說還有一位司機，
一位外單位搭便車的。他連忙叫我把他們的名字
寫出來，也一一給他們寫了字。這讓我們感到有
點意外，也有點感動。一個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
大藝術家，竟能如此地「禮賢下士」，實在難得。
字寫完後，我們見已是中午吃飯時間，便請吳為
山一同去用餐。吳為山也爽快地答應了。沒想到

出了南大的校門，他卻把我們引進了一家快餐
店。
這裡只有炒飯和麵條，不供應菜餚。我們感到

太沒面子，想離座換飯店，被吳為山一把按住。
說他喜歡這裡的平民風格，平時在雕塑所創作時
也經常來這裡吃這種午餐。
一碗雪菜麵，一杯白開水，這就是一位大藝術

家接受我們作東的午餐。
說實在的，這樣的宴請讓我們感到很尷尬，可

吳為山卻很舒坦，吃得呼啦呼啦地響，還不時給
我們講他小時候在家鄉的一些童趣，以平緩我們
侷促不安的心情。
也許，這就是大藝術家吳為山身上特有的平民

屬性吧。

吳為山印象

■日本人著作，刺破日本軍國

主義的狼子野心。

作者提供圖片

■五顏六色的會安燈籠。 網上圖片

■吳為山

和他的雕

塑 作 品

「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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